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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方言的指示词 

胡 方 

提要 本文对吴语宁波方言的指示词做一个初步的形式与功能描写：词根与语 

源、基本的语义 、句法特点。宁波方言的指示词看似二分，“堂”表近指，“该” 

表远指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本文试图论证 ，“该”是宁波方言首先出现的指示 

功能词 ，是不区分远近的中性指示词 ；远近区别是后起的，因此，“堂”在形式与 

功能上更受限制。 

关键词 指示词 近指 远指 中性指示 

Demonstratives in the Ningbo Dialect 

HU Fang 

Abstract Demonstratives are universal in 

coordinate the interlocutors’joint attention， 

the world’S languages， as they serve to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functions in 

language(Diessel 2006)．Demonstratives are usually distance—marked，and make at least a 

two—way distinction between proximal and distal expressions in terms of the deictic center 

(Lti 1990；Diessel 1999)．However，there are reports that demonstratives could be 

distance—neutral in a few languages(Diessel 1999；Chen 2007)．This paper describes 

demonstratives in Ningbo，a Wu dialect，and points out that the proximal demonstratives of 

d-／t—series are a late development， while the k-series demonstratives in Ningbo are 

distance—neutra1． 

It seems that demonstratives in Ningbo distingu ish in proximal versus distal 

expressions by using a d-／t—series versus a k-series items．But the fact is that the k-series 

demonstratives are actually distance—neutral，and they have a distal reading only when they 

are pragmatically focused and／or CO—occur with their d_／t—series counterparts．It is argued 

that the neutra1．i．e．k—series demonstratives．which emerged from 出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classifier ge个，are fundamental forms，whereas the proximal，i．e．d-／t—series 

demonstratives are late developments from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location—related 

expressions．Therefore，the proximal demonstratives are more restricted both in form and in 

function than natural demonstratives in Ningbo．For instance，[kii? 】can be used as 

demonstrative pronoun‘this／that’，but【d5 】cannot．Rather，【d5 】have to CO．occur 

with a classifier／quantifier．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essential aspects of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demonstratives in NingIbo and concludes that the demonstratives show a 

proximal versus neutral，rather than a proximal versus distal distinction in Ning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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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Diessel(1999)的研究指出，指示词(demonstratives)在世界语言中是普遍 

的，因为其涉及言语交际中的关注共享(joint attention)，是人类语言所特有的 

(Diessel 2006)。Diessel(1999)还进一步明确指出，指示词至少区分远近；即 

使在少数语言中，指示代词、指示限定词、指示标识词 (demonstrative identi— 

tiers)不区分远近，那么，指示副词一定区分远近。 

汉语及方言中的指示词通常也区分远近(吕叔湘 1990)。研究文献也颇为 

丰富，不仅包括普通话、方言，也涉及少数民族语言，内容上既讨论指示词本 

体的句法、语义、语用等诸方面，也探究指示词的来源及演变(李如龙、张双 

庆主编 1999；储泽祥、邓云华 2003；陈玉洁 2007)。 

本文对吴语宁波方言的指示词做一个初步的形式与功能描写：词根与语 

源、基本的语义、句法特点。宁波方言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例如汤珍珠等 

(1998)的词典、阮桂君(2009)的语法专著，但对指示词的研究却并不深入， 

散见于相关吴语指示词的讨论中(潘悟云、陶寰 1999；刘丹青 2003；陈玉洁 

2011；盛益民 2011)。 

宁波方言的指示词看似二分，“堂”表近指，“该”表远指，但事实上并不 

是如此简单。首先，“堂”不能单独做指示代词，需要和量词合用。其次，也是 

更重要的，“该”并不是典型的远指：与“堂”对举时，“该”确实倾向于表远指， 

但是在单用时，“该”并不区分远近。本文试图论证，“该”是宁波方言首先出 

现的指示功能词，是不区分远近的中性指示词(关于中性指示词的讨论，参见 

陈玉洁 2011)；远近区别是后起的，因此，“堂”在形式与功能上更受限制。从 

词源上看，“该”来源于量词“个”的历史演变，而“堂”就比较复杂，可能来源 

于表处所的名词“屋堂”的语法化，但也不能排除其他来源。 

2．词根与语源 

宁波方言有不区分远近的中性指示词和近指指示词。中性指示词词根为 

[k一]声母，文献中常常写作音义相近的“该”字，本文简称“该类”；近指指示 

词词根为[d一]／[t．]声母，常常写作“堂”字，本文简称“堂类”。 

Diessel(2006)认为无论从个体发生学(ontogeny)还是系统发生学(phyloge- 

ny)上，指示功能在世界所有语言中都普遍存在，是起源最早的语法化范畴之 

一

， 因此，指示词的词根语源往往不可考。在这点上，吴语相对幸运，很多学 

者认为[k．]‘‘该”类指示词来源于个体量词“个”，虽然在不同的方言中，“该” 

类也可能表近指(潘悟云、陶寰 1999)。 

[d一]‘‘堂”类指示词则有待考证 ，潘悟云、陶寰(1999)、刘丹青(2003)均 

写作“荡”，无论是北部吴语还是南部吴语，都有用此类语素表处所的用法。我 

2018年第 4期 517 



们这里写作“堂”，从词源上看，处所义来 自于“屋堂”的词汇化，即：[o 

幽 ]屋堂家里>[u 幽 ]屋堂地方，表“地方”义的“屋堂”进一步语法化为表 

近指的“堂”。宁波话的复杂之处在于，表近指的“堂”不能单用(详见下文“句 

法”)，而单用的“堂”是“堂眼”的缩略，是“这儿”的意思，也就是说，表地点 

的指示短语词汇化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写作“荡”“户荡”“屋荡”，还是 

“堂”“屋堂”，都有表处所的意思 ，但是本字是否是“堂”，从宁波方言看，音 

韵、意义都是合的，跨方言比较的话 ，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另一种思路是，本字存疑，[d-]“堂”类指示词中的鼻音来 自小称，即儿 

化。“儿”在吴语中白读为软腭鼻音 ，现今的一些南部吴语中还普遍存在着鼻 

尾韵儿化现象(方松熹 1993；曹志耘 2001)；即使在宁波方言中，也有残留， 

比如：“七角屋”[ “ii? ko? o2 ]是传统“大宅”，而“五角屋儿” 。ko? 

oD ]则是传统“小屋”，比大宅简陋许多。因此 ，宁波方言的近指指示词“堂” 

有可能来自于[d一]声母本字的儿化(刘丹青论述绍兴话“来东(刘写作‘垌’)” 

时有类似看法 ，见刘丹青 2003：259)。 

盛益民(2015：132)提供 了另一个新的解释，认为宁波方言中表近指的 

“堂”(文中写作“荡”)来 自原来的指示成分脱落。虽然从宁波方言的共时系统 

中暂时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但盛益民(2015)根据相关吴方言材料的类型学比 

较 ，认为指示词与处所成分 ，甚至其他本体成分之间存在着一种演变关系(文 

中称之为“演化圈”)，在逻辑上是合理的。 

就本文所讨论的宁波方言而言，“ 该堂”[kii? d5 。]并不是一个合语法 

的 NP，因为“堂”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名词(详见下文3．2)。尤其复杂的是， 

宁波方言倒是可以说[ka?5。。{t5 ]，表示“这里”的意思，从来源上看，应该是 

“该堂”的词汇化形式。但问题是，即使承认[ka?卜。{t5 ]是“该堂”的固化形 

式，它也不能用作近指指示词；也就是说，在 NP或词汇化的 N“该堂”> 近 

指指示词“该堂”>近指指示词“堂”这个演变链条中，中间环节还只是一个假 

设，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另一个问题，即使这个演变能被证实，也还是需要进 

一 步解释“堂”／“荡”的语源是什么?最有可能的便是“地方”的合音，至少就宁 

波方言而言，音义俱合。 

3．句法、语义 

Diessel(1999)将指示词的语义分为指示特征和性质特征。指示词的指示特 

征涉及地点或空间指称，具体包括距离 、可见性、高低维度(elevation)、地理 

标度、运动标度等。宁波方言的指示词并没有在这么多维度上区分指示特性。 

Diessel认为距离维度的远近指的区分是普遍的，但从宁波方言的材料看，指示 

范畴的产生一开始并不区分远近，而且至今也不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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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即使是外指(exophofic use)，说话人结合手指直指使用指示词， 

“该”都是可以指示远近所有的人或事物的。只有当“该个”“堂个”等并用时， 

才有区分远近的可能，而且指示词必须重读，形成对比焦点，比如：“该个人” 

只有当“该个”重读时才能和“堂个人”构成远近区别。事实上，非重读的中性 

指示词“该”接近于定指义，表达的是中性的指示，在指示范畴的语义框架内可 

以解释为以指示中心为参照的某处。 

(1)a．该眼十性指示的一些．非重读杨梅好可 吃 当近指修饰词嘞。(中性指示的一些杨梅可以吃了。) 

b． 该 眼那些
．

重读杨梅 好可 吃 当近指修饰词嘞。 

c．堂眼这 桃子好 吃当近指修* 嘞， 

该眼 杨梅好 “吃该远 修饰 嘞。(这些桃子可以吃了，那些杨梅可以吃了。) 

(1a)中的“该眼”不加重读，表示中性指示，所以可以跟表示近指的修饰 

词“当”合用；但是如果“该眼”重读，如(1b)所示，就取得远指义，不能与表 

示近指的“当”合用，因而必须如(1c)所示，远近指匹配。 

其二，吴语指示词一般没有典型的副词性的用法，但可以放在动词后面充 

当修饰词，这时，指示修饰词也常常区分远近。宁波方言也是如此。但是，与 

指示代词用法类似，宁波方言的指示修饰词也需要通过语用焦点来实现远近区 

分，如(2b)。需要注意的是 ，与指示代词时浊声母的“堂”不同，表近指的修 

饰词变读为清声母的“当”[t5 ]。否则，动词后面的指示修饰词“该”也是不分 

远近，比如可以说(2a)此类远近指示相矛盾的句子。 

(2)a．张三堂眼这儿来在该十性指 修饰词(张三在这儿。) 

b．张三堂眼这JL来在当近指修饰词，李四该眼那儿来在该远指修饰词(张三在这儿，李四在那儿．。) 

正因为宁波方言两个指示词的来源不同，因此，他们的句法也是不一样的。 

中性指示词可以单用为代词[kii? ]‘‘该④”(3a)，也可以与量词合用(3b) 

或修饰名词性成分(3c)；近指指示词不能单用为代词(3d)，不能直接做限定 

词修饰名词性成分(3e)，只能与量词合用(3f)，如[d5 go? ]‘‘堂个”；二者 

均可以附着在动词短语(VP)中，实现指示功能(3g-h)。 

(3)a．该是李四。 

b．该 朵是玫瑰 。 

c．该玫瑰交关 好看。 

d． 堂是张三。 

e． 堂玫瑰交关很好看。 

f．堂朵玫瑰交关很好看。 

g．张三来(屋里 )当近 ／该十性 吃饭。 

① “该”有些人 自由变读为[t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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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张三 回屋 里 '-3 ／该 十性{旨 嘞 (张三回家了。) 

前文已经提到，在(3g-h)的情况中，指示词修饰动词短语，这时，近指指 

示词变读为清声母的“当”。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 ，指示词可以出现在动词短 

语 VP前 ，即(3g)中的“吃饭”，也可以出现在 VP后，即(3h)中的“回屋里”； 

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的是，指示词往往会附着在体标记“来在”上。(3g)中，如 

果说是“来屋里当／该吃饭”，那么，属于指示修饰词“当／该”出现在 VP“来屋 

里在家里”之后的情况，表示 “正在家里吃饭”的意思；如果说是“来 当／该吃 

饭”，那么，属于指示词“当／该”附着在进行体标记“来”之后的情况，表示“正 

在这儿／该处吃饭”的意思。 

根据 Diessel(1999)，指示词的语义还包括性质特征，即所指对象的性质， 

具体指本体、生命性 、属人性、性、数、有界性六类。宁波方言指示词的性质 

特征主要是所指对象的本体性质，包括指名物、处所、时间、性状、程度、方 

式等 。 

3．1指名物 

汉语方言的名词往往需要量词修饰，因此，指名物的指示词也就往往与量 

词合用，如(4)所示。其中，前文已经指出，近指的“堂”必须与量词合用。另 

外 ，指示词与数量词“眼”合用，也就实现了“数”的功能，如(4c)。 

(4)a 堂／该个人结棍 个∞。 

b．该思想好个 。 

c．堂／该眼 桔子发毛霉嘞。 

3．2指处所 

指处所可以区分远近：表示“这里”的意思可以用“堂眼”“堂底”“堂头” 

“堂堆”等，表示“该处”的意思可以用“该眼”“该底”“该头”“该堆”等。如(5) 

所示，表近指的与表中性指示的对举时，容易取得近指、远指义解读。需要注 

意的是，与指示词连用的成分是量词，而不是名词，因为“堂”不能直接修饰名 

词，只能与量词合用。其中，“堂／该眼”在语音上与表数量的同音，但在语义 

上并不相关。 

(5)堂眼／底／头／堆(地方)交关很好 ，该眼／底／头／堆(地方)一眼一 L也弗 好。 

前文简略提过，“堂”也可以单用，但并不是单纯的近指指示词“这”，而 

是表处所的“堂眼”的缩略，是“这里”的意思。更为复杂的是 ，这个“堂”还可 

以用作表示处所的后置词(postposition)。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它并不表示近 

指的意思，而是不区分远近，比如，可以说“我堂我这儿／那儿”，也可以说“阿娘 

堂奶奶这儿／那儿”“学校堂学校这儿／那儿”“阿里(堂)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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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指时间 

在指时间的指示词系统中，宁波方言区分“现在”与“某个时间点／段”；而 

且后者包含前者，也就是说，“该时间点／段”包括“现在”，这也符合我们对于 

“该”是中性指示的分析。一个值得注意的构词现象是，“现在”是“该时间点／ 

段”词汇化的结果。 

(6)该晌[kiI? z5 ]‘所指的时刻’ > [ “z5”]‘现在’ 

如(6)所示，指示限定词“该”与表时点、时段的名词“晌”一起构成名词性 

短语(NP)可以对某一时刻进行指称，该短语进一步词汇化为名词(N)[b“ 

z5”]‘‘现在”。而且，词汇化了的“该晌”首字读音有多种形式，其韵母可以是 

被后字同化的鼻尾韵[k5 ]，也可以鼻尾失落[ko ]或进一步促化[ko? ]。 

指示限定词“该”可以修饰任何表示时间的名词，比如“辰光”“Et”“月” 

“年”等，也可以与相关的量词一起修饰表时间名词，比如“个”“阵”“段”等。 

除了区分“现在”(中性指示词的词汇化)与“某时刻”(中性指示词)，宁波 

方言的时间指示还可以有近指范畴，用近指指示词“堂”表示距离参照点较近 

的时刻或时段。 

(7)a．堂段辰光 

b． 堂 日／月／年／辰 光 

C．堂两 日／月／年 

d．堂 日／月／年把 

如前所述，近指指示词“堂”不能直接修饰名词 ，必须与量词合用，因此， 

(7a)合法，(7b)不合法；有趣的是，(7c—d)均可以说，因为这里的“年、月、 

Et”是量词，而不是名词。 

3．4指性状、程度、方式 

对性状、程度、方式的指示，在宁波方言中以现场涉及为参照，表示“如 

此这般”的意思，没有远近或其他维度的区分，所使用的指示词属于[k．]类， 

不使用[d一]类指示词。语音形式上，常见的是舒化的[ka ]，常写作“介”，或 

促化的[ka? ]，写作“葛”。 

照理，性状指示词“介／葛”应该是副词性的，修饰谓词，不修饰名词，但 

从(8)中的例子看，宁波方言的性状指示词似乎既可以直接修饰形容词(8a)、 

动词词组(8b)，也可以直接修饰名词(8c)。 

(8)a．介好看(如此漂亮) 

b．介 用力气(如此用力) 

C．介学校 ，张三是看弗上眼个(如此(差的)学校，张三是看不上眼的。) 

d．介东西(如此(差的)东西)／介眼东西(如此(少)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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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直接修饰名词时，只能是贬义的，因此，来源上应 

该是“介推板如此差劲”的缩略。因此，性状指示词还是副词性的，“介东西”是 

表示“如此差的东西”的意思。复杂的是，性状指示词修饰名词性成分的这一 

句法特征似乎还具有能产性，可以与数量词“眼”一起修饰名词，表示“如此少 

量”的意思，如(8d)。但是，“介眼东西”与指名物的指示词所组成的短语“该 

眼东西”是完全不同的意思，后者是“如此数量的东西”的意思。因此，“介眼 

东西”中的“介”与“介东西”中的“介”一样，还是副词性的。 

单音节性状指示词以读舒声的“介”为多，读促声的“葛”为少；而在双音 

节的“葛貌”中，以读促声为多，读舒声的“介貌”为少。“貌”是“样貌、方式” 

的意思，但不能单用为名词，只能作为语素出现在“葛貌如此样貌、方式”“咋貌怎 

样”等少数功能词中。 

双音节性状指示词“葛貌”的句法功能更复杂，可以代替(8)中的所有例子 

中的“介”，也就是兼具副词性与形容词性(adnomina1)。而且，“葛貌”修饰名 

词时，没有贬义的意味；比如，可以说“葛貌学校，张三打灯笼也寻弗着个如此 

学校，张三打灯笼也找不到的”。另外，“葛貌”可以单用，比如(9)。 

(9)a．张三就要葛貌。(张三就要如此样、方式。) 

b．(张三)葛貌要 出事体个。((张三)如此样、方式会出事情的。) 

C．葛咋弄弄?(那么，怎么办?) 

“葛貌”单用时，有时可以缩略为“葛”：一般来说，体词性强的“葛貌”不 

能缩略，如(9a)；体词性弱的“葛貌”是可以缩略为“葛”的，如 (9b)；而如 

(9c)，“葛”虽然还是指示词 ，表示“如此这般”的意思，但事实上已经非常接 

近连词“那么”了。 

“葛貌”“葛”还可以用作后置指示词，也是对性状、程度、方式的指示， 

表示“如此这般”的意思。主要有这么几类情况 ：在处所后表示取道该处，如 

(1Oa—b)；在名词短语后表示具有该名词短语性状，如(1Oc-d)；在动词短语 

或短句后 ，表示该短语 、短句所描述的性状 、程度 、方式等，如(1Of-g)。 

(10)a．学校(里)葛(去)(从学校那儿(走)) 

b．长安街葛(来)(从长安街那儿(回来)) 

c．(大学)老师葛(一个人)(像是(大学)老师模样(的一个人)) 

d．(电影里放出来个)神经病葛(人)(像是(电影里演的)神经病模样(的人)) 

e．交关危险葛(样子)(非常危险的(样子)) 

f 刚刚生好一场大毛病葛(刚刚生了一场大病的样子)／生毛病葛(像是生病的样子) 

g．老酒吃(勒闷饱)醉葛(像是喝醉酒了的样子) 

(10)的例子中，“葛”都可以换成“葛貌”，而且 ，也可以说“葛貌葛”。刘 

丹青(2003：196—7)研究吴语介词类型时，曾与我讨论宁波方言中用在处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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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后的“葛”(文中写作“块”)，认为来自“块堆”，即“某处所附近”，现在看来 

有误。“块堆”属于本文前述“指处所”的“该堆”，变音为“葛堆”，而非指方式 

的“葛”。刘丹青(2003)认为“块”[ka? ]‘‘可能同宁波话等吴语广泛存在的指 

示方式程度的语素‘介 ’[ka／ga]同源”，在本文得到证实。 

4．结语 

吴语的指示词系统既有非常复杂的，如刘丹青、刘海燕(2005)描写的崇明 

方言、陈玉洁(201 1)描写的远近指与中性指示现象的交织，也有简单的，如刘 

丹青(1999)在描写吴江方言的代词系统的内部差异时谈到盛泽、震泽等地指 

示词一分，即不区分远近指。我们认为其原因在于吴语指示词的来源不一，且 

不同语义、句法范畴发展不一。比如我们这里讨论的宁波方言就没有其他吴语 

中常见的远指指示词“许”，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宁波方言没有典型的远指，只有 

中性指示的原因。因此，深入考察各地方言的指示词系统，细致描写其词根、 

构词、句法、语义、语用的方方面面，方能窥见吴语指示词系统之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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